
!"#$%&! '()*+, -./0)123

!"#

!

$%&'

早上起床，我惊呆了。我被困在一个
黑暗的空间里，惊慌失措，不顾一切地向
前爬去。突然，我看见了一丝光线。顺着
那条缝，我爬了出去。天啊，这是哪？我望
着眼前一系列巨大的物品，由衷感叹。我
又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发现，这不是我
的房间吗？我用尺子量了一下，发现自己
竟然只有1厘米高了！我的床对现在的
我来说，比篮球场还大。

我仔细地想了想，变小了何尝不是
一件好事，我可以去探险！对，就是探险！

可是眼下，我连出房间都成了一件难事。
床的高度对我简直就是万丈深渊！我看
见床上的被子正好连接着地板，我便顺
着那儿爬了下去。可是我又面临着下一
个难题，平常走的楼梯都是两格两格地
走，现在每一格对我来说都是 10米高
墙，还有20格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从
扶手滑了下去，来到一片草坪上。

真正的探险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
走着。突然，草堆里冒出一条大虫，足足
有10个我这么大。它交给我一份菜单，

菜单上写着我是它今天的主食。我吓呆
了，看见天空有一只蝴蝶飞过，便抓住它
的脚，跟着它一起飞。我爬到了蝴蝶的背
上，享受着微风的吹拂，默默地想：“‘蝴
蝶号飞机’可真舒服啊！”突然，我被什么
东西粘住了，动弹不得。在我的面前出现
一只 4只眼、8条腿的蜘蛛，张着血盆大
嘴朝我走来。

“啊啊啊……”我被惊醒了，才发现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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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个世界上已度过十来个春秋，这对
以长寿著称的你而言，无疑是朝阳初升罢了。
可你面庞下的几绺长须，它们争先恐后地生
长，似在否认这个事实。

人们总道你魁梧、伟岸，我倒觉得你像个
活泼的小精灵。你的枝干恣意地舒展着，如同
舞者优雅的双臂在视野中划过道道亮丽的弧
线，刚劲之中还蕴藏着几丝独有的柔美。呵，赛
跑可是树枝们的必修课———它们或是携家带
口，争先恐后地向前冲；或是另辟蹊径，自个儿
往外头奔，胖的、瘦的、老的、小的，都赶来一决
高下。近瞧杂乱无章，远眺却别有一番独特的
味道。

正逢盛夏，你欣欣向荣。满树的绿叶一簇
堆着一簇，一丝不苟地为你编织着绿毯。那毯
绿得发亮、绿得奇特，绿得直逼我们的眼，仿佛
稍不留神，它便从毯上倾泻而出，流进我的眼
睛、我的心胸。这翠绿的颜色，闪耀着独特的光
泽，如同甘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兴许每一
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你着实绿
得醉人，单凭一眼之瞅，我的毛孔便像吞了个
人生果似的，无一不酣畅淋漓；肚内的五脏六
腑，则似被熨斗熨过般伏贴、畅快。透过密密的
枝叶，太阳献上一支舞，当她的脚尖擦地而过
时，苍翠欲滴的草地上便筛下几束金光。一会
儿工夫，草地成了金粉们的盘踞之地，千万个
星星点点的身影，在朦胧中渲染成了一幅油墨
画。

也不知从何时起，你成了人们的挚友，孩
子们恨不得天天与你在一起。你根如蟠龙、皮
若裂岩，蓬蓬稻穗儿似的长须，饶有兴趣地倒
着立———这模样倒与百岁老人颇为相似，唯独
斑白的两鬓染成了跳跃的翠绿。当清风轻抚你
摇曳的长须，孩子们便蜂拥而至，慧黠的小眼
神齐刷刷地瞅准你，定是觅得什么新苗头。是
谁激昂地喊了一嗓子，一群孩子着了魔似的往
上蹦，高举的手臂似群魔乱舞般在空中挥动，
演绎着两幕精彩绝伦的爱情片———或是指尖
在长须的脸颊上留下了羞涩的一吻，随之被其
拥入怀抱；或是指尖焦急地寻觅长须，可最终
视野里闪过的只是它的莞尔一笑。与此同时，
孩子们脑海中的千万思绪不约而同地依偎在
一起，他们明白，触到越高的长须，便是触到更
大的希望。魔法棒恣意一挥，稻穗儿似的长须
在恍惚间摇身一变，视野里留下的是无数根奇
妙无比的琴弦；孩子们奋力跃起的身影若波涛
般起伏，眨眼工夫，却化成了无数轻捷柔软的
手指，柔顺且刚劲地拨动着琴弦。在清风飘荡
中，你的轮廓不知何时朦胧了起来，眼皮悄然
起落———你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榕树，竟在一瞬
间变成了一把大竖琴，每一个绿意盎然的小音
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

你坐落在小区的大花园里，这恰巧是孩子
们的“秘密基地”。我们遇见了你，骨子里头的
淘气劲儿自然不肯松懈，争先恐后地迸发了出
来。要么拽着长须，惬意地荡会儿秋千；要么依
着猴儿样，在树枝间来回穿梭。有时不免摔一
身泥，但脸上挂着的仍是憨憨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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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旁边住着一位老人，他总是笑
呵呵的，看起来那么慈祥和善。每次看见
他，我心里总是暖洋洋的。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经过楼梯，看
见那位老人拄着拐杖，扶着栏杆慢慢地往
楼上走，每走过一层，他就会把灯打开。我
跟着走上去，看见他在一个门口停下来，
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一根一根地试，一

把、两把、三把……门依旧没有打开。我看
得有些着急，走上前说：“老爷爷，我帮
你。”老爷爷笑着对我说：“好。”

门开了，老爷爷请我进屋坐坐。直到
此时，我才发现老人的眼睛看不见。老爷
爷告诉我，这个小区住着很多学生，晚上
回来得晚，上楼道害怕，他就帮他们先开
好灯，这样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听完老爷

爷的故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见了这位老人。

他仍旧一步步慢慢地爬楼梯，每上一层
楼，灯就灭了，我知道他是怕浪费电。寒
来暑往，老人每天都要走两趟，开灯、关
灯。其实，老人所做的，又何止这些！

老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是我
知道他的心是明亮的。

我的妈妈有着胖胖的身子，甩着长
长的头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戴着一副
眼镜。她平时很少笑，看起来也很严肃。

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严格。一天晚
上，她收到宋老师的短信息，知道我的数
学才考了96分。转天一大早，妈妈走到

我房间，对我说：“你数学只考了96分。”
看着面无表情的妈妈，我吐了吐舌头，心
想：妈妈对我这次考试成绩不满意了！

到了下午，我拿到了数学试卷，一
看，试卷左上角标了一个②，我知道这次
考试是全班第二名。一回到家，我就得意

洋洋地对妈妈说:“我这次考试排名全班
第二。”“错在哪里？”妈妈冷不丁地问。我
吞吞吐吐地说：“错在基础题上。”妈妈狠
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认为我太马虎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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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在我的家乡，有座山叫龙母山，
传说有龙盘踞，有仙居住，方圆百里，十
分有名，也是我县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今
天，爸爸带我去爬龙母山，我满心欢喜，
更是充满了期待。

车行二十分钟，我们到达山脚，看到
一个古村落，全是石头房子，很有历史
感。我们顺着村中石子小路，朝山上走
去。一路上全是蜜蜂，我看到一个院子里
有许多蜂房，一个养蜂人正在采蜜，许多
蜜蜂围着他，他却悠然自得做着自己的
事，我实在佩服他的胆量。上山的路很
窄，也很滑，爸爸牵着我，穿梭在弯弯曲
曲的林间小路。我好奇地看着路边的风

景，山间云雾缭绕，树木郁郁葱葱，鸟鸣
虫吟。人在其中，似乎满山就我们两人，
十分宁静。和喧嚣的都市相比，这里是完
全不同的世界。忽然，从林中窜出来的小
鸟飞过我们眼前；地上匍匐而行的小虫，
跟着我们的脚步，让我感受到了大山的
活力，一路有它们相伴，自己也不会孤
单。路边有一条小溪，形状各异的大小石
头被溪水冲刷得十分光滑。石涧泉水叮
咚，如同演奏着优美乐曲，给我们带来了
视听享受，疲倦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爬到了半山腰，我
兴奋地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水潭，
站在大坝上看，水湛蓝一片。我问爸爸这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龙潭，他说是。我

问：“有龙在吗？”爸爸说：“龙在我们的心
里，我们就是此山中的神仙。”我是“神
仙”了，突然觉得自己此刻无比地自由自
在。我捡起几块石头，用力扔进了水潭，
发出来的“咚咚”声响彻山谷。

我回头看来路，发现自己已经爬了
很远很高了。站在山头，真是一览众山
小，山高人为峰。爸爸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只要你肯攀登。”我心领神会地说：

“书山有路勤为径，万事皆相通，只要自
己努力。”爸爸开心地摸摸我的头，肯定
了我的话。

这次的龙母山游真是不虚此行，是
一次难忘的登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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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爸爸就教育我要靠自己的劳
动去获得回报。说起来，这里面还发生了
一件有趣的事呢！

记得那时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天
晚上，爸爸从办公室加班回来，看起来好
像很疲惫的样子。我脱口而出：“爸爸，我
帮你按摩按摩吧。”爸爸的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说：“好啊，看来我的女儿长大
了，也懂事了，知道替大人分担了！”“不
过，我可是有偿服务哦！30分钟5元钱，
怎么样？”我调皮地说道。没想到，爸爸爽
快地答应了：“好的，就这么定了。”我的

“按摩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可能是第一次按摩的缘故，我特别

地认真，一会儿给他揉揉手臂，一会儿帮
他捏捏大腿，一会儿替他捶捶背，几乎把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手法全部都用上了。
而每一次换手法前，我都先在自己的小
手臂上试一试，舒服了，再给爸爸用，不
舒服就直接不用。看着爸爸很享受的样
子，我心里可美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
觉时间过得很快，30分钟一下子就过去
了。爸爸起身，顺手就从口袋里拿出5元
钱递给了我。听到爸爸对我按摩手法的
表扬，看到他灿烂的笑容，拿着自己劳动
所挣到的5元钱，我足足开心了好几天。

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都缠着要给
爸爸按摩。刚开始的几天，爸爸都很高

兴，还时不时地夸我几句。慢慢地，他就
有些不配合了，好几次都是被我硬拉去
按摩的，但最后他总是禁不住我的软磨
硬泡，让我“得逞”了。再到后来，每当我
说到“按摩”的时候，爸爸的脸就变成了
麻花状，还会远远地跑开，而我在后面穷
追不舍，屋子里回荡着我们父女俩的追
逐声、嬉闹声……

直到今天，爸爸偶尔还会提起这件
趣事，说那时候的我可“霸道”了，还在一
旁问我：“如果爸爸现在累了，你会给爸
爸按摩吗？”我想对爸爸说：“一定会的，
因为女儿永远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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